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玄奘法師與唐太宗、高宗 

──初唐政教關係的個案研究 

 

宋道發  

杭州商學院宗教研究所講師 

 

引言 

  眾所周知，玄奘法師是中國歷史上最偉大的佛經翻譯家，其譯經事業的輝煌成就，是與

李唐王朝的支持密不可分的。不過，對於玄奘經由怎樣的努力及付出多大的代價爭取到唐太

宗李世民與高宗李治對譯經的支持，恐怕就知者不多了。很多學者以為，玄奘深受太宗與高

宗二帝的禮敬，甚至有說玄奘與二帝之間存在親密的友誼關係。通過檢討有關史料，我們發

現，玄奘與二帝之間的友誼關係缺乏足夠的論據，[註 1]二帝對玄奘的禮敬也只是表面現象。 

  究其實際，玄奘與二帝的關係至為微妙。一方面，玄奘法師深知，「內闡住持，由乎釋

種；外護建立，屬在帝王」[註 2]，遂以如履如臨的謹慎態度，施展其深妙慧與無礙辯，從容

周旋於帝王將相之間，不僅贏得了太宗、高宗二帝的禮敬和王公大臣的傾慕，更得到了朝廷

對譯經的人力、物力支持，也在一定程度上對唐初的宗教政策有所影響。與此同時，玄奘法

師雖處朱紫之中，不改素絲之質，始終保持清虛自守的沙門本色和超然物外的出世品格；雖

常為帝王之顧問，卻絕非朝廷之附庸。 

  另一方面，太宗、高宗二帝對佛教並無深切的體認與誠摯的信仰，他們待玄奘之友善，

遠不如前秦苻堅之待道安、後秦姚興之待鳩摩羅什；二帝之助玄奘譯經，亦不迨姚興之助鳩

摩羅什。二帝欣賞玄奘的才華，欲收歸己用而不能，同時又對這位名震五印、譽滿華夏，具

有巨大影響力和號召力的法門領袖心存忌憚，遂決定以譯事相牽制，將玄奘置於朝廷的掌握

之中，使玄奘的聲望不至迕及帝王的權威與王朝的統治。在這種情勢之下，玄奘深知，譯經

弘法，茲事體大，言行舉止稍有疏忽，就會使譯業頓廢，法雨停注。故而不得不想方設法化

解帝王之猜疑，恭維逢迎以結帝王之歡心，竭力維持朝廷對譯經的有限支持。 

  玄奘法師與太宗、高宗之間這種複雜而微妙的關係，為我們提供了一個研究初唐政教關

係的絕佳範例。以下便以時間為經、事件為緯，對玄奘與二帝的關係試作分析，祈請方家教

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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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玄奘與太宗 

  玄奘與太宗的關係，最早應從玄奘西行求法說起。 

  玄奘法師天資穎悟，聰敏絕異。少年出家，遊學各地，遍參時賢名宿，詳考各家之說。

佛法本是圓極之理，各家各派卻互有歧異，然皆以聖典為據，令人無所適從。玄奘遂立志西

遊，以問所惑。貞觀元年（六二七）初，玄奘至長安，準備西行。  

 

結侶陳表，有敕不許。諸人咸退，唯法師不屈。[註 3] 

 

  玄奘一邊待機而動，一邊加緊鍛煉體魄，調伏、堪忍眾苦；努力學習西域各國語言，數

日即通一種，繼續為西行作更充分的準備。至本年八月，天賜良機。因河南隴右時遭霜儉，

朝廷允許道俗四出就食，玄奘便混跡於災民，一路西行，沿途得多人之襄助，潛行出關，開

始了「孤身萬里遊」的求法歷程。因是犯禁出行，故在歸國之時，行至于闐，不得不先行上

表，請求太宗赦其偷渡之罪；歸國初見太宗，又受太宗呵責。詳情將於後文述之。 

  玄奘到中天竺那爛陀寺，師事戒賢老法師，虛心聽受《瑜伽師地論》等諸部大論，並咨

決所疑。在戒賢門下，玄奘後來居上，以其內外通洽、辯才如注，令前來論難的外道及大小

乘諸師，無不心悅誠服而去。貞觀十六年（六四二）臘月，在戒日王為其召集的曲女大會上，

面對來自五印的三千多名外道及大小乘諸師，玄奘作為論主稱揚大乘宗義，十八日無人堪與

爭鋒。大、小二乘分別贈以「大乘天」和「解脫天」的尊號，名流五印，聲振嶺表，三學之

士，仰之如天。玄奘謝絕了那爛陀寺諸師及印度諸王的挽留，滿載經像返國。 

  貞觀十七年（六四三）春夏之際，玄奘到達于闐，便停止不前。一是因為要派人至屈支、

疏勒尋訪渡河所失經本，二是緣於于闐王挽留講經，最後恐怕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，即等

待唐朝皇帝允許歸國的召令。到于闐後，玄奘乃修表使高昌俗人馬玄智隨商人入朝，扼要陳

述往印度求法及今返歸至于闐的情況，請求皇帝赦其「冒越憲章，私往天竺」之罪。否則，

玄奘斷不敢前行。唐太宗為國史上少見的英明豁達之君，覽玄奘上表，對這位偷渡出境、載

譽而歸的留學僧當即表示熱烈歡迎，催其速歸，並令各地官司沿途迎送。玄奘到沙州，又上

表太宗。此時的太宗正在洛陽忙於出征遼東的軍事，覽表得知玄奘法師將至長安，敕西京留

守房玄齡使有司接待。玄奘為了趕在大軍出征前見到太宗，於是加速行進。終於在貞觀十九

年（六四五）正月至長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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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玄奘回國的消息早已不脛而走。及玄奘一行至長安西郊的漕上，從漕上到京城朱雀街都

亭驛長達二十餘里的路上，道俗填塞，爭睹法師風儀，如值下生。由於負責接待的官司不知

迎接威儀，面對前來觀瞻的數十萬眾，茫然無措。玄奘因無法入城，只得停於別館，由士兵

通夕守衛。玄奘急於到洛陽謁見太宗，遂將經像送弘福寺保管，而送經像的場面較前番更為

壯觀：  

 

自朱雀至宏弘福十餘里，傾都士女，夾道鱗次。[註 4]  

 

京邑僧眾，競列幢帳，助運莊嚴。四部喧嘩，又倍初至。……致使京都五日，四民廢

業，七眾歸承。當此一期，傾仰之高，終古罕類也。[註 5]  

 

  在如此盛大的迎送場面中，卻不見玄奘的身影，此究竟為何？道宣說出了個中因由：  

 

奘雖逢榮問，獨守館宇，坐鎮清閑。恐陷物議，故不臨對。[註 6]  

 

  道宣此語可謂意味深長。古代中國乃是王權至上的國家，帝王的權威、朝廷的統治，不

容絲毫觸犯。佛教自傳入中國之後受到王權的挾制與排毀，前朝已有北魏太武帝和北周武帝

的毀佛。唐朝開國伊始，亦有高祖李淵的沙汰佛教。道宣與玄奘是同時代人，曾參與過玄奘

的譯經活動。對於李唐王朝治下佛教的艱難處境，二人可謂惺惺相惜。玄奘冒禁出遊，雖是

載譽而歸，畢竟是帶罪之身，言行舉止稍有不慎，不唯無望得到朝廷對譯經的支持，更有陷

於王難之虞。 

  貞觀十九年二月初，玄奘至洛陽宮見太宗。此時太宗「軍事忙迫，聞法師至，令引入朝，

期暫相見」[註 7]。此時的太宗對佛法並無深切的瞭解與弘揚的熱誠，而玄奘充分利用這次本

屬禮節性的召見，以自己廣博的學識、無礙的辯才以及摯誠的祈請，終於獲得了太宗的賞識

及其對譯經的支持。同時，玄奘也自願接受朝廷的監管，藉以消除太宗的疑慮。自此，玄奘

與太宗、高宗二帝長達十九年的、貌合神離的微妙關係開始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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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這次召見中，太宗與玄奘談話的過程可謂一波三折。太宗首先半真半假地責備玄奘西

行為何不報，然後詳問玄奘西遊時沿途所歷諸國的山川形勢、氣候物產風俗等事，玄奘既耳

聞目見，記憶無遺，酬對皆有條理。太宗驚歎於玄奘的「詞論典雅，風節貞峻」[註 8]，視玄

奘遠勝過被苻堅稱為神器的道安，認為玄奘足堪輔弼之重任，頓有收歸己用之意，勸玄奘還

俗輔政。玄奘固辭得免。太宗談興未盡，而大軍出征在即，欲帶玄奘隨師出征，別更敘談。

玄奘亦堅辭得免。最後，玄奘提出到少林寺譯經的請求，太宗初不應允，說： 

  

法師唐梵具贍，詞理通敏，將恐徒揚仄陋，終虧聖典。[註 9]  

 

  經玄奘固請，太宗雖同意，但於譯經地點，不同意玄奘所提遠離京師的少林寺，而是定

在京城的皇家寺院弘福寺。名義上說，是便於召見，陪駕敘談；實則是便於朝廷對玄奘處處

節制。而玄奘之欲往少林，其意在遠離煩擾，專心譯經，並無他意。然而，玄奘歸至長安時，

百姓傾城而出的盛況，太宗肯定早得奏報。作為國主，從現實的政治考慮，太宗對這位才智

超絕、一心譯經弘法，剛一回國即名動朝野的玄奘法師，不免有所忌憚。玄奘是何等的敏銳，

豈能不知太宗心機，當即向太宗表明，他志在譯經報國，無意成為民眾的精神領袖，更不會

構成朝廷的隱憂。玄奘說：  

 

百姓無知，見玄奘從西方來，妄相觀看，遂成闤闠。非直違觸憲網，亦為妨廢法事。

望得守門，以防諸過。[註 10] 

  

  太宗一聽此言非常高興，當即表示：  

 

師此意可謂保身之言也，當為處分。師可三五日停憩還京，就弘福安置。諸有所須，

一共玄齡平章。[註 11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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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得到玄奘願意接受朝廷監管的承諾之後，太宗這才完全答應支持譯經。從此以後，玄

奘法師「一入道場，非朝命不出」[註 12]，這實在是情非得已，並不全是玄奘「性愛怡簡，不

好交遊」[註 13]的緣故。 

  在這次召見中，玄奘還接受了太宗下達的一個政治任務，即將西行所歷筆錄成書，以供

太宗披覽，這就是著名的《大唐西域記》。太宗並非對玄奘西行的經歷有興趣，而是出於政

治、軍事及外交上的考量，欲對西域各國的情況有所瞭解，故而此書述各國山川形勢、氣候

物產風俗等事甚詳。從中也可見太宗此時所關注者，主要是軍政之事，對於譯經並無熱忱。 

  玄奘從洛陽還長安後，即居弘福寺，在譯經所需人、物就緒之後，玄奘即開始了他的譯

經生涯。既是奉敕為國翻譯，故凡有所譯，玄奘都奉請太宗御覽。為了使新譯佛經便於流通，

貞觀二十年（六四六）七月十三日，玄奘上表，請太宗為新譯經作序，為太宗所拒絕。後經

玄奘固請，太宗雖應允，卻遲遲不見下文。此亦足徵太宗之不甚信佛。 

  至貞觀二十二年（六四八）夏，太宗對佛教的態度發生了變化。本年六月，太宗在玉華

宮召見玄奘。太宗愛慕玄奘的學業儀韻，一直想逼勸歸俗，共謀朝政。在洛陽宮召見之時，

太宗曾提及此事，為玄奘所謝絕。這次太宗又舊事重提，玄奘以五義[註 14]奏對，廣述太宗神

武英明之德，請求太宗勿奪其守戒緇門、闡揚遺法之志。太宗聽後大悅，對玄奘說：  

 

……既欲敷揚妙道，亦不違高（犯）志可努力。今日已後，亦當助師弘道。[註 15]  

 

  太宗在讀了玄奘新翻訖的《瑜伽師地論》之後，對佛教的看法大變，對侍臣歎道：  

 

朕觀佛經，譬猶瞻天望海，莫測高深。法師能於異域，得是深法，朕比以軍國務殷，

不及委尋佛教。而今觀之，宗源杳曠，靡知涯際。其儒道九流比之，猶汀瀅之池方溟

渤耳。而世云三教齊致，此妄談也。[註 16]  

 

  敕令有司書寫《瑜伽師地論》九部，頒賜九州，展轉流通。經玄奘重請，太宗不再推託，

很快撰成〈大唐三藏聖教序〉置於經首，太子李治亦制〈述聖記〉附於經後。  

   太宗與太子的這兩篇序文，對新譯佛經的弘傳影響之巨大，一如釋彥悰所說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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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二聖序文出後，王公百辟，法俗黎庶，手舞足蹈，歡詠德音，內外揄揚，未浹辰而

周六合。慈雲再蔭，慧日重明。歸依之徒，波迴霧委。所謂上之化下，猶風靡草，其

斯之謂乎！[註 17] 

  

  這幾件事都發生在短短的兩三個月之內，可見太宗已初步兌現了「助師弘道」的諾言。

從此，太宗益信佛法，福田功德不絕於口，與玄奘無暫相離，二人關係進入了最為密切的階

段。這年九月，太宗又做了一件「助師弘法」的大事，即度僧。事情起因於太宗之問：「欲

樹功德，何最饒益？」玄奘對以「度僧為最」。[註 18]太宗即下召，京城天下諸州寺宜各度五

人，弘福寺宜度五十人，共計度僧尼一萬八千五百餘人。受隋末天下大亂之摧殘而將絕之法

侶，值此一度又蔚然成眾。佛教蒙潤，無以言表。 

  貞觀二十三年（六四九）四月，太宗在翠微宮與玄奘談玄論道時，對玄奘所說因果報應

及西域先聖遺芳故跡，皆深信納。太宗也許預感將不久於人世，幾次對玄奘攘袂悵歎道：「朕

共法師相逢晚，不得廣興佛事。」[註 19]太宗此語當是肺腑之言，誠如曾子所謂：「鳥之將死，

其鳴也哀；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」[註 20]五月，太宗駕崩。經由玄奘之努力，剛剛建立起來

的有力外護旋即失去，令人惋惜。 

  太宗崩後，高宗即位。從此，玄奘不得不與英明睿智、胸襟氣度遠遜於太宗的高宗皇帝

打交道，終生沒能脫離朝廷的樊籠，而圓寂於最後的譯場玉華宮之中。 

二、玄奘與高宗 

  高宗做太子時，即受太宗之影響而留心佛典，並撰有〈述聖記〉和〈菩薩藏經後序〉。

即位之後，上承太宗對玄奘的器重，禮敬逾隆：不斷派朝臣慰問，頻施財物，派御醫替玄奘

治病等等，可謂關懷備至。然而，這些皆是表象。究其實際，高宗對玄奘本人的控制遠甚於

對譯經的支持。玄奘以其深妙智慧與方便善巧，與高宗虛與委蛇十數載，最終也沒能做到全

身而退，足見高宗對玄奘戒懼之深，監管之嚴。 

  貞觀二十二年（六四八）十月，高宗時為太子，替其已故之母長孫皇后追福，建慈恩寺

成，別造翻經院，將玄奘譯場從弘福寺移至此地，並請敕令玄奘擔任上座之職。玄奘以「奉

敕翻譯，恐不能卒業」為由懇辭，終不能獲免。可見太子李治心繫福田，對譯經之事不甚縈

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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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自太宗崩後，玄奘專務翻譯，無棄寸陰。每日自立課程，若白天有事，務必兼夜完成。

三更才眠，五更復起。除譯經外，每日講經答疑，處理寺務，與諸德高談劇論，逢迎諸王卿

相等。雖諸務纏身，而神氣綽然，無所擁滯。可見其精敏強力異於常人，然長此以往，色身

之衰敗勢所不免。另外，玄奘之譯經，不比當年的鳩摩羅什，既得秦主姚興的全力支持，又

有什門四哲、八駿[註 21]為譯經之良助，更有能文之臣執筆潤文。 

  玄奘之譯經，得唐朝廷的支持委實有限。太宗當初能同意支持譯經，已屬不易，至於高

宗，對譯經更乏熱忱。故玄奘不敢奢望高宗給予更多的支持。顯慶元年（六五六）正月，黃

門侍郎薛元超、中書侍郎李義府參謁玄奘，問及古來翻經儀式，玄奘說，自苻堅、姚興以來，

翻譯經論，除僧以外，還有君臣贊助，唯獨而今沒有。玄奘特請二人代為奏請高宗，派些能

文之臣潤色譯文。此請雖蒙高宗恩准，全賴薛、李二人之力。高宗早年既留心佛典，前朝翻

經儀範豈能不知。倘重視譯經，必遴選潤文之臣，何需賴二公奏請？ 

  太宗在貞觀十一年（六三七）春，曾下敕曰：  

 

老子是朕祖宗，名位稱號，宜在佛先。[註 22]  

 

  當時雖有法常、普應等數百僧眾抗辯於朝堂，未獲改正。玄奘歸國後，多次內奏太宗，

太宗答應可以商量，未果而崩。到了永徽六年（六五五），高宗又下敕，僧道等犯罪依俗法

推勘，致使邊遠之官，對僧人過無大小，動輒加杖，毀辱為甚。玄奘一直為此二事憂心。若

玄奘與高宗關係密切，奏請高宗停廢二事即可，何必如此犯愁。此益可為玄奘與高宗關係疏

遠之反證。 

  玄奘法師當年西遊，度雪山時，曾得寒疾，頻年屢發，加之長年勞頓，無一日之喘息，

數年以來，唯藥是賴。顯慶元年（六五六）五月，因熱追涼，舊疾復發，生命垂危。高宗聞

報，遣御醫專看，至十月方痊癒。玄奘於命在旦夕之際，擔心不能再見高宗，乃請人代為陳

奏，述前二事於國不利。高宗見奏，同意停廢僧等依俗法推勘這一條，對於更為關鍵的佛道

名位問題，高宗以「先朝處分，事須平章」為由拒不改正。由此可知，玄奘對太宗、高宗兩

朝的宗教政策雖有影響，但極其有限。 

  玄奘經此大病之後，氣力不復如前，翻譯每感力不從心，且居京洛，雜事甚煩，遂生厭

離京洛、入山修禪之心。顯慶二年（六五七）九月二十日，玄奘上表，請求入少林寺修禪與

翻譯。玄奘在表中自述近年身力疲竭衰弱，不堪翻譯之重任，不願再冒受皇恩；希望畢命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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林，成就禪觀以報國恩；願在禪觀之餘繼續翻譯。這樣可以「絕囂塵於眾俗，卷影迹於人間。……
外不累於皇風，內有增於行業」[註 23]。 

  玄奘此表措詞婉轉，態度懇切，讀之催人淚下。高宗卻無動於衷，覽表之後，決然不許，

並於次日親自給玄奘復信，足見高宗對此事之重視。高宗信中雖多用褒獎之詞，實是心懷叵

測，略曰：  

 

……法師津梁三界，汲引四生。智皎心燈，定凝意水。非情塵之所曀（翳），豈識浪之

能驚？然以道德可（所）居，何必太華疊嶺。空寂可舍，豈獨少室重巒。幸戢來言，勿

復陳請。即（則）市朝大隱，不獨貴於昔賢；見聞弘益，更可珍於即代。[註 24] 

  

  接到高宗的敕書，玄奘雖不復敢言入山之事，但在謝啟之中，還是堅持向高宗表明其歸

隱林泉之願。 

  玄奘之所以孜孜以求隱居少林，原因是多方面的。年老多病，不堪譯經，入山林以養老，

此其一；常年與帝王卿相交接，雖名聲增騰，恐損清譽，故入山林，以避攀附朱紫之嫌，此

其二；斷伏煩惱，必須定慧相資。玄奘以前專精教義，又為譯經及諸雜事所擾，無暇修定，

而今欲斂跡山中，成就定學，此其三。而高宗之所以對玄奘的請求不予恩准，主要還是出於

對玄奘的不信任。玄奘越是表現出其志在出世、成就行業的高蹈姿態，高宗愈是放心不下。

玄奘一旦入山修禪，三學齊備而四眾歸信，必然成為事實上的法門領袖，這是高宗不願意看

到的。困之於京城內宮、皇家寺院，以譯事相牽，以雜事相擾，以公卿與之交接，使其既無

修定之餘暇，又無行動之自由；雖有法門領袖之尊號，有其名而無其實，高宗便可高枕無憂

了。 

  入山之志既不得酬，玄奘不得不強撐老弱之軀，在積翠宮繼續譯經，無時暫綴，又一次

積氣成疾。這次病重，玄奘自忖斷無生機，便自作主張，從積翠宮返回寺院，延醫診治。高

宗聞報，很不高興，派御醫宣敕慰問，並允許玄奘出外休養。玄奘知高宗不悅，即速上表謝

罪。表中稱自己這次病情嚴重，準備離開內宮，到外面悄悄死掉算了，因怕驚動皇上，所以

沒有立即奏聞。經醫生治療，能夠保全性命，實是僥倖。  

 

……還顧專輒之罪，自期粉墨之誅。伏惟日月之明，久諒愚拙；江海之澤，每肆含容。

豈可移幸於至微，屈法於常典。望申公道，以穆憲司。枉獄為輕，伏鈇是俟。[註 25] 



《普門學報》第 17 期 / 2003 年 9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9 頁，共 11 頁 

論文 / 玄奘法師與唐太宗、高宗──初唐政教關係的個案研究 

ISSN：1609-476X 
 
 

 
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：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：07-6561921 轉 1291、1292 傳真：07-6565774  E-mail：ugbj@fgs.org.tw  

  

  玄奘以重病之身，私自出宮，回寺延醫診治，僅因沒有及時上奏，竟似犯了滔天大罪。

從「日月之明，久諒愚拙；江海之澤，每肆含容」一句可知，高宗對玄奘的言行早已心懷不

滿了。所以，這次玄奘以必死之心，等待高宗的嚴懲。由此益可知，玄奘雖名為在宮中譯經，

實同軟禁，行動不得自由。高宗見玄奘既已知罪，也就不再追究，迎請供養數日後，仍送玄

奘還積翠宮翻譯，必使玄奘油盡燈枯而後已。高宗以一代帝王之尊，為人何其不忍！ 

  玄奘晚年最重要的譯著是《大般若經》。玄奘以疲病之身，之所以仍能完成此浩浩六百

卷的鴻篇巨袟，一個重要的因素是，顯慶四年（六五九）十月，經玄奘的多次請求，高宗准

其到離京城稍遠的山中道場玉華宮翻譯。由玄奘的〈重請入山表〉中「並乞衛士五人，依舊

防守」一語可知，玄奘在玉華宮翻譯的數年，依然處在朝廷的監管之下。縱使沒有完全脫出

樊籠，總算離開了京城的內宮禁苑，轉到了山中的寺院。可以將此視為玄奘與高宗抗爭所取

得的一個不完全的勝利吧！ 

  從顯慶五年（六六○）正月始，到龍朔三年（六六三）十月止，《大般若經》譯畢。麟

德元年（六六四）正月，眾人請求翻《大寶積經》，玄奘翻數行，便合起梵本，告訴眾人說：  

 

此經部軸，與《大般若》同，玄奘自量氣力，不復辦此，死期已至，勢非賒遠。[註 26] 

 

   遂往蘭谷等處，禮辭佛像，還寺後專精行道，譯業遂絕。二月五日夜半，一代譯經大師

圓寂於玉華宮中。   

  高宗聞玄奘亡，哀慟傷感，為之罷朝，說：「朕失國寶矣。」[註 27]文武百官，莫不悲哽

流涕。高宗對玄奘雖一直心存忌憚，但對玄奘的去世也深感痛惜。 

  玄奘靈樞置於慈恩寺翻經堂內，京城道俗奔赴哭泣者，日數百千；安葬之日，京邑及諸

州五百里內，送者百餘萬人。在中國佛教史上，享此殊榮者唯玄奘大師一人而已。此足見玄

奘法師歸國以來，雖久困於深宮寺院，依然道標宇內，德格人天。這對於處心積慮以求控制

玄奘的二帝，尤其是高宗恐怕不無諷刺的意味吧！ 

結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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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玄奘求法返國雖恰逢初唐之盛世，然所遇之人君，對佛法既不深信，對玄奘又心懷猜忌，

縱使襄助譯經，也是事出勉強，並非盡心竭力。玄奘既要與諸翻經大德戮力譯經，又要與帝

王將相巧妙周旋，甚至以犧牲自己的行動自由，換取帝王對譯經的支持。雖然從中可見玄奘

精神之無畏、意志之堅定、智慧之超拔、弘法之善巧和辯才之無礙，同時表明，在帝王專制

的時代條件下，譯經弘法事業是如此的艱難，實在令人不勝感嘆之至。設想太宗、高宗若能

全力支持玄奘，少一點猜疑與煩擾，多一點照顧與體諒，其譯經事業必會更加輝煌，並為後

人留下更為豐富的精神寶藏。倘如此，道宣律師也不會發出「恨其經部不翻，猶涉過半」

[註 28]的浩嘆了！  

 

【註釋】 

[註 1] 太宗在駕崩前約一年間，雖對玄奘極為禮敬，亦有助師弘法之舉，但畢竟為時甚短。若以此為二人友誼

關係的證據，難免以偏概全之嫌。 

[註 2] 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卷八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冊，第二六六頁上。 

[註 3] 《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行狀》，《卍續藏》第一五○冊，第一五二頁上。 

[註 4] 《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》，《卍續藏》第一五○冊，第一六六頁上。 

[註 5] 《續高僧傳》卷四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冊，第四五四頁下。 

[註 6] 同 [註 5] 。 

[註 7] 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卷六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冊，第二五三頁中。 

[註 8] 同 [註 7] 。 

[註 9] 同 [註 5] ，第四五五頁上。 

[註 10] 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卷六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冊，第二五三頁下。 

[註 11] 同 [註 10] 。 

[註 12] 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卷十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冊，第二七七頁中。 

[註 13] 同 [註 12] 。 

[註 14] 五義，即玄奘拒絕還俗而向太宗陳述的五條理由，具見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卷六，《大正藏》

第五十冊，第二五五頁中、下。 

[註 15] 同 [註 7] ，第二五五頁下。 

[註 16] 同 [註 7] ，第二五六頁上。 

[註 17] 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卷七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冊，第二五七頁下。 

[註 18] 同 [註 17] ，第二五九頁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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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註 19] 同 [註 17] ，第二六○頁上。 

[註 20] 《論語·泰伯第八》。 

[註 21] 道生、道融、僧肇、僧叡，即所謂什門四哲，加上曇影、道恒、慧觀、慧嚴，稱為什門八駿。 

[註 22] 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卷九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冊，第二七○頁上。 

[註 23] 同 [註 22] ，第二七四頁上。 

[註 24] 同 [註 5] ，第四五七頁下。 

[註 25] 同 [註 22] ，第二七四頁下。 

[註 26] 同 [註 12] ，第二七六頁下。 

[註 27] 同 [註 26] ，第二七八頁上。 

[註 28] 同 [註 5] ，第四五八頁下。  


